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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国人到 中 国 ，必看故宫 ；
外省人到陕西必看秦俑 。说 ：
秦俑 ，活脱脱个陕西人 ！

陕西人是象秦俑 ：脸方 ，
唇厚 ，眉浓 。陕北陕南关 中 ，
人出言 皆粗而耿 直 ，舌 不打弯 ，
喉不打转 ，喜怒神色全写在 一
张脸上 。男女的五官不比南方
人灵气脱颖 ，个个生得十分具
体。所到之处千人一面 ，百闻
一腔 ，话不多却来得结实 ，觉
着你 可 交 便 能 掏 出 心 来 跟你
交，发火时青筋暴脑门 ，吹胡
子瞪眼没了斯文 。如那火暴影
坛的老谋子 ，不侃不胀不狂 ，
闷着头一劲干 自 个的事情 ，冷
不丁爆个冷门成了正果 。你能
从眉宇间看 出 他的深 浅 ？

陕西 有 极 浓 厚 的 秦 韵 古
风，愈贫脊的土地遗风愈浓 。
陕西人爱康平 ，怕坎坷 ，经不
得麻缠事折腾 。　“走扇 门窗独
头蒜 ，抬头婆娘低头汉”，是
乡下公认的 “四难缠”。男 不
远走 ，女不外嫁 ，吃饱要知道
丢碗 ，见好就收 ，是祖传 的 箴
言。女人爱母鸡 男娃 ，男人喜
儿骡猪婆 。逢年 节 ，斗大 的福
字门楼 上 帖 ，柴 门破扇怕露富 。

此为一绝 。
在单位 里 ，陕 西人注重荣

辱，吊 儿 郎 当 的 “闲皮”不多 。
“ 宁低头求土 ，不抬脸求人”，
信奉 “佛争 一炷 香 ，人活一 口
气”的哲学 ，因 而图强争气 。
不争气也有 ，舞场情场官场生
意场 ，多 了 。陕 西人吃惯了大
亏不 怕 小 亏 ，单 怕 对 他 “外
气”，最 恨 良 心 长 到 脊 背上
的窃 窃 小 人 。乐 善 好 施 ，古
道热 肠 ，干 活 不 嫌 脏 累 ，见
架劝 架 ，见 不 平 讨 公 道 ，爱
攀乡 党却无密友 ，不 串楼送礼
却有几家芳邻 。

陕西人随遇而安 。站着看
大戏 ，蹴下听小 曲 ，锣鼓一响
眉户 秦腔 。陕西人不讲穿 ，西
装领带乍也蹩脚 ；陕西人不讲
吃，家常面一瓣蒜 ，吃鱼不会
吐刺 ，见酒就上脸 ，上脸就失
态，酒场上栽跟头却落个豪爽
的美名 ，令精 明宾客终生难忘
怀。陕西人不狡猾却狡狤 ，不
害人却防人 ，防人也防得具体 ，
结果防不胜防 ，教训大于古 训 。
于是 生 活 里 的 陕 西 人 慎 言 谨
事，怕得罪人 。

陕西人十个有九是孝子 ，
在娘亲 与儿女家眷的天平上往
往倾 向 于前者 。陕西人极看不
起妻管严 的 同事 ，因而极少有

“ 模范丈夫”。“衣来伸手饭
来张 口 ”是男 人们炫耀光景的
资本 。陕西女人贤淑 而顾家 ，
给陕 西男人 当 媳妇不难而 当 一
个好媳妇不易 。陕西人的家庭
本身就是一所女子学校 。而 男
人没有追逐女子 的本事 ，女子
求偶也排除 “老陕”，使得 自
古及今秦地阴衰 阳盛 ，到处充
斥着本地孤 男和外地寡女 。寡
女的青春爬 上额头也要等 ，直
等到被一 口 吴侬软语的 “知音 ”
所倾倒 ，直到应 了微妙的原因
被人踹 了又成寡女 。这时候想
到找 “老陕”聊天 了 ，直 到聊

出那 “悔恨的 泪”，直到想在
“ 秦人女子 学校”当 个 “插班

生”，哪怕 一辈子 “毕不 了 业 ”
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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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戏言 ：陕西人 “鼻子
里不钻烟”，男 人不会“来事”，
女人不耍 “花枪”，却时常被

“ 烟雾弹”熏得打喷嚏 。陕西
人极看不惯趋炎附势油头滑脑
之辈 ，统统斥之为 “尻子客”；
厌恶天南海北 的青汉撞入此方
乐土 ，贬之为 “长毛”。“尻
子客”与 “长毛”们一个个发
迹了 ，他们只有惊愕和感叹 ：
“ 人家把他的 ，——咱把他的”，
不知是骂人还是骂 己 。社会上
的好些事情使他们琢磨不通乃
至误入怪圈 ，反对走后 门却想
走后 门 ，不屑于玩人之人却早
晚成为人之玩物 ，看不惯满世
界的光怪陆离却经不住炎凉浮
躁……他 们 如 何 也 潇 洒 不 起
来，活得很累 。

南拳北腿 ，各有所长 。陕
西的年轻人不一样了 。后生可
畏意气扬 ，青春人才誉四方 。
而父辈们只有望尘兴叹 ：三十
年河东三十 年河西 ，吾辈古板 ，
爱钱怕死没瞌睡 ，天大 的本事
却受不了 背 乡 离土之忧 ，所以
成大器者寥寥 ，　“花拳绣腿 ”
吃不来啊 ！后生说 ：先人的好
些传统和观念现在看来并非祖
传的功德 ，而是人性的弱点 。
改革开放 ，秦俑都漂 洋过海赚
阔老的钱了 ，秦俑 的子孙的观
念是否也要改一改呢？陕西人
听着不顺耳 ，大骂子孙你要改
掉先人的德性么？

※　※　※

自豪地说 ，笔 者乃陕西人 。
十年 前 高考 ，别 了老娘土 ，成
了城市的 “老陕”。　“一方水
土养一方人”，我无意在此褒
贬，更无意主张地域主义或地
方沙文主义 。我只想从最熟悉
的人等 落笔 ，借此透视人生 。

大赛寄语
金鸡报 晓 ，春 回 大 地 ，改 革 大 潮 汹 涌 澎 湃 。为 了 振 兴

和繁 荣 杂 文 事 业 ，更好地 为 两 个 文 明 建设 服 务 ，我 们 宝 鸡
石油 钢 管 厂 和 陕 西 工人报 社 从今 天 起联 合举 办 面 向 全 国 征
文的 “宝 钢 管 杯 ”杂 文 大 赛 。

宝鸡石 油 钢 管 厂 是 中 国 石 油 天 然 气 总 公 司 所 属 生 产 焊
接钢 管 的 专 业 厂 家 ，系 国 家 大 型 一 档 企 业 。工 厂 现 有 职 工
3600余人 ，固 定 资 产 规模达3.24亿 元 ，年 生 产 能 力 33万 吨 ，
可生 产 4个 品 种、44种规格 的 焊 接 钢 管 。工 厂 生 产 的 钢 管
先后 敷设 主 要输 油 输 气 管 线30多 条 ，总 长11万 公 里 ，并 出
口到20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。目 前 ，工 厂 正 在 从 美 国 引 进具 有
世界先 进水平 ，年 生 产 能 力 为 10万 吨 的 石 油 套 管 、接箍 生
产线 ，预 计 今年 底 建 成投 产 ，它 将 填 补我 国 直 缝石 油 套 管
生产 的 空 白 。随 着 不 断深化 改 革 和 内 部经 营 机 制 的 转换 ，
工厂 将 焕发 出 无 穷 的 生 机 和 活 力 。

在改 革 开 放 的 新 形 势 下 ，杂 文 对 于 激 浊 扬 清 ，抨 击 时
弊，弘 扬 正 气具有 十 分 重 要 的 意义 。我 厂 领 导 十 分 关 注 杂
文事 业 的 发展 ，愿 杂 文 这 朵 文 学 奇 葩 枝 繁 叶 茂 。欢 迎 广 大
作者 和 业 余 爱 好者 涌 跃投 稿 ，并 预祝 “宝 钢 管 杯 ”杂 文 大
赛圆 满 成 功 。

宝鸡石油钢管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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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宝嘉也许是对的
冯日 乾

李宝 嘉 的 《官 场现 形 记 》第 47回 写 道 ：有
位施 步 彤 （实 不 通 ，死 不 通 ）大 人“极 爱 掉 文”，
他竟 在 同 僚 面 前把 “量 入 为 出 ”说 成 “量人 为
出”，又 在 钦 差 面 前 把船 只 “游 弋 ”说 成 “游
戈”，把 “枭 匪 ”读 作 “鸟 匪”，还 有 什 么 “茶
毒生 灵”，“马 革 里 尸”……

早时 ，我 觉 得这 描 写 太 不 真 实 ，正 是 鲁 迅
曾批评 的 “辞 气 浮 露”，　“过 甚 其 辞”。想 那
施大 人 虽 不 是 “科 甲 ”出 身 ，文 理 “不 甚 清 通”，
但大 约 当 初 有过 劳 绩 ，才 有 人 “保举”做 官 ，
而且 官 至 省 级 大 员 ，必 是 久 经 官 场 ，什 么 场 面
和人物 没 见 过 ，怎 么 会 出 那 样 的 洋 相 ？在 那 时
当官 的 口 里 ，象 “枭 匪”、“荼 毒 ”这 些 字 眼
都属 常 用 词 ，要 是 他念 白 了 ，以 前 岂 能 无人发
觉，无人指 出 ？至 于 那 “量人 为 出 ”的 编 派 ，
差不 多 可 说是 流 于 恶 趣 了 。

然而 ，在 事
实面 前 ，我越 来
越怀疑 自 己 的 判
断了 。只 要 留 意 ，
不必说现今 已 不

太常 用 的 “弋 ”

字“枭 ”字 ，就 是 并 不 算 生 僻 的 “如 火如荼”，
慷慨激 昂 地读 成 “如 火如 茶 ”的 也 不 罕 见 。电
视台 的 节 目 主 持 人 该 算 科 班 文 化 人 了 ，不 仅

“ 对 弈 ”说 成 “对 峦”，　“关 隘 ”说 成 “关
益”，连 “菱 形 ”也 成 了 “棱 形”，　“陈 抟
老祖 ”都 成 了 “陈 搏 老 祖”了 。陈 抟 老 祖 者 ，
民间 流 传 他 一 觉 能 睡 八 百 年 ，所 以 群 众 常 说
贪睡 的 人 是 “陈 抟”；中 学 课 文 《祝 福 》里
有他 的 大 名 ，名 下 且 有 注 音 ；　“赵 匡 胤 赌 棋
卖华 山 ”的 故 事 里 的 赢 家 便 是 他 。我 们 的 节
目主 持 人 正 是 在 向 观 众 介 绍 “卖 华 山 ”的 故
事时 “爆 ”出 “陈 搏 老 祖 ”的 。这 和 施 大 人
的“鸟 匪 ”之 类 同 样 令 人 难 以 置 信 ，然 而 ，
它是 事 实 。

　现 实 生 活 中 的 文 化人 尚 且如 此 ，何况 古 代
官僚 ，何 况 艺 术 夸 张 ！

经验 表 明 ，大 凡 爱 念 白
字的 人 既 非 常 粗心 又 十 分 自
信，有 的 还 属 于 “爱 掉 文 ”
派。设 想 那位施 大 人 ，大 概

是在 “走 马 ”观 书 时遇 到 “量
入为 出 ”这个词 的 ，匆 匆 一
瞥中 误 “入”为 “人”，而

“ 聪 明 ”又使 他 立 即 “悟 ”

到那 是 “不 敢 浪 费 的 意 思”。
碰巧 ，这理 解 又 与 “量 入 为
出”的 含义 “大 方 向 ”一 致 ，于 是 ，先 “人 ”
为主 ，再 也 没 有 怀疑过 自 己 。我们 有 些人把 “棘
手”说 成 “辣 手”，一位名 字很响 的 节 目 主 持
人竟 将 “披 荆 披棘”说 成 “披 荆 斩 辣 ”　（他 错
得太惨 ，有 人可 能 不 信），恐 怕 最 早也是 因 了
粗心 。麻 烦 在 于 ，普 通人心理 ，总 认 为 指 出 别

人口 里 的 错 字 有
伤人 家 体 面 ，越
是错得 可 笑越是
不便指 出 ，对 方

若是名 人 尊 长就
越有顾忌 。很 难

设想说 “如 火如 茶”、说 “陈 搏老祖”、说 “披
荆斩 辣 ”者 他们 周 围 全是 些 “白 先 生”，只 怕
是装 聋 卖 哑者 多 。　《现 形 记 》中 交 代 ，施 大 人
频频说 白 字 除 了 遭 到 同 僚 和 钦 差 的 挖 苦 ，并 未
见谁 正 面 向 他指 出 过 。同 书 第 42回 里 的 代理 制
台贾 大 人 自 称 书 法 一 “绝”，常 在人前 夸 他 有
一本 由 王 曦之 写 、汉朝 某 名 匠 刻 的 《前 赤 壁赋》。
如此 “白 ”话 ，别 人听 了 “不 过付之 一 笑”，
并不 说破 ，而 百 般 恭维 “求 大 人墨 宝 ”者倒 大
有人在 ，直 弄 得 他 本人也 昏 昏 然 自 以 为 真 是 “草
圣”第 二 ，所 以 常 常 说 “白 ”话 。

由此 看 来 ，李 宝 嘉 的 描 写 也许 正是 “酌 奇
而不 失 其 真 ”呢 。

于是 ，又 生 出 大 遗憾 。不 是 因 为 往昔 对 《现
形记 》那段 书 的 评估 ，而 是 因 为 现 实 生 活 中 站
出来 迫 使我 改 变 看 法 的 “施 步 彤 ”太 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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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锋 徒 弟 忆 雷 锋
王雄 文

一个春雨潇潇 的星期天 ，我在西安东郊一
座家属楼里 ，拜访 了 当 年雷锋的徒弟周玉凤 同
志。

年过 半 百 的 周 玉 凤 记 忆 力 极 强 ，回 忆起
雷锋来 ，30多 年 前 的 往事 ，她历 历在 目 。　“雷
锋是 我 的 好 师 傅 ，我 永远 忘 不 了 我们相 处 的
那段时 光。”周 玉 凤告 诉我，1958年 她人 西
安焦 化 厂 当 工 人 ，次 年 2月 就 和 其 他 同 志被
厂里 派 往 鞍 钢去 培 训 ，学 习 生 产技术 。她和
另外 两 名 同 志被分 配 到 化 工 总厂 洗煤 车 间 ，
学开 推 土 机 。来
到的 当 天 ，经 车
间主 任 介 绍 ，就
认识 了 雷 锋 同
志。

“ 雷锋个头
不高 ，圆 圆 的脸
上露 出 两个酒 涡 ，活泼大方 ，很有朝气 。他得
知我们是西安来鞍钢学 习 的 ，高兴得从车上跳
下来欢迎我们 ，并脱 下带油污 的手套 同我们握
手。”

“ 我和雷 锋 是 同 龄人 ，又 在 同 一 车 间 。
当时 ，我开 的 是斯 大 林80号 推 土机 ，雷锋开
的是德特54号 推 土 机 ，我们互 相 交 接班 ，开
班前 会经 常在 一起。”周 玉 凤打 着 手 势 ，继
续回 忆着 。

开始 ，带周玉凤的是位赵师傅 ，因开推土
机活很累 ，他见她是个女 同志 ，不愿带 ，想让
她改工 种 。雷锋知道后 ，一方面做赵师傅的 工
作，一面勉励她坚持学下 去 。并说：“以后你
给赵师傅多帮忙 ，象加油 、擦车等 ，你抢着 干 ，
用行动改变赵师傅对你的看法。”在雷锋的帮

助下 ，她很快掌握了操作技术 ，考核时也取得
优良成绩 。

雷锋直接带的 一名 徒弟 叫 张 尚 德 ，他是和
周玉凤 同 去 的 ，是个文 盲 ，不会看 图 ，不会记
笔记 ，学起来很吃力 。雷锋见他底子薄 ，就不
厌其烦地反复给他讲 ，并手把手地教 ，使小张
终于掌握了技术 ，学会了开 车 。

后来 ，周玉凤和雷锋开 一辆推土机 ，每次
交接班 ，雷锋总要把机车仔细检查一遍 ，擦拭
干净 ，把工具整理好 ，叮咛操作 中应注意的 问

题，这才把车 交
给她 。

在鞍钢学 习
了7个 月 后 ，周
玉凤 回 到 了 西
安。她在工厂 工
作了 4年 ，后 因

国民经济调整 ，她从工业部 门 调到蔬菜服务行
业当 了 一名营业 员 。

6 0年代初 ，全 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学雷锋热
潮，她为 自 己有这样一个好师傅而感到荣兴 。
她认真实践雷锋精神 ，干一行 ，爱一行 ，热情
为群众服务 。她在蔬菜行业一干就是28年 ，光
荣地加入 了 中 国 共产党，10多次被评为先进工
作者 ，优秀营业 员和学雷锋积极分子 ，曾 出席
过西安市的群英会 。

如今，53岁 的周玉凤 已从西安市新城区 蔬
菜公司退休 ，但她仍 闲不 下来 ，除担任家属院
的门 卫收发工作外 ，还抽空去 工厂 、学校作报
告，讲雷锋故事 。她语重心长地说：“雷锋精
神是我们时代的财富 ，我们需要培养 千千 万万
个雷锋啊！”

露珠 与 小 溪 （ 外 四 章 ）

张绪 田

山间有一小溪 ，终年 长 流不断 。溪边草丛爬满 了露珠 ，清
晨，在朝霞 的辉映下 ，露珠象 一粒 粒珍珠 ，五光十 色 ，美丽无
比。露珠不屑地望着川 流不息的小溪 ，嘲叽地说 ：　“你真傻 ，
一年 四季忙碌不息 ，图啥呢？看我多舒服 、多美丽！”太阳 出
来了 ，强大 的 光热将露珠渐渐 由 大变小 ，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。
而小溪仍然淙淙地流着 ，它冲 出 山谷 ，流过平原 ，汇入波澜壮
阔的大江大海 ，灌溉 、发 电 、航运……

山藤与青松
山藤绕着伟岸 的 青松长呀 长 ，爬呀爬 ，不到半年功夫 ，山

藤高过了青松 ，它非常得意地对青松说 ：　“从古到今 ，文人墨
客都认为你高大 、伟岸 ，赞美你 ，歌颂你 ，其实你有什么可爱
的地方 ，瞧 ，几十 年时间你只长了那么高 ，而我不到半年时 间
竟超过了你！”不久 ，伐木工人伐倒 了 青松 ，用 车船运往到祖
国各地 ，或作大厦的栋梁 ，或被加工成精美 的家具 。而 山 藤却
奄奄一息地卧在地上 ，再也爬不起来 。

家猪与野猪
某山 民善饲猪 ，一 日 三餐 ，精心喂 养 ，半年后家猪身肥体

硕，所向 无敌 。一 日 ，有一野猪登 门造访 ，邀家猪进 山 比个高
低，家猪不屑一顾地欣然答应 。在 比赛 中 ，家猪没跑几步 ，就
大汗淋淋 、上气不接下气 。恰遇一群恶狼 ，没有经过几 回合搏
斗，家猪即被恶狼所食 。而野猪在 山 中横冲直撞 ，所向披糜 ，
群兽见了 ，纷纷退避三舍……

电　杆
城里 的 电 线是架在钢筋 水 泥所制 的杆 上 的 ，而 山 里 的 电

线则是架 在 一根简 易 的 木 杆 上 的 。乍看 ，木 电 杆没有钢筋水
泥电杆那 么 高 大 、气 派 ，反 倒 土 里 土气 ，形 象 隈琐 ，但 它不
论严冬署 夏 ，象 哨 兵 一样 经 年 累 月 默默地站在 山 巅 上 ，头顶
着一条条 电 线 ，连 接着 城 乡 人 的 心声 ，传 道着 四 面八方 的 信
息。

山　道
山间一条条崎岖不平 的小道 ，纵横交错 ，远看象蜘 蛛 网 ，

又象老妇脸上 的皱纹 ，它走过了一代又一代人 ，山 民对它是那
么熟悉 、那么 习 惯 。然而 ，在经济改革的大潮 中 ，人们带着 山
道上 的尘迹 ，踏上 山 外的宽敞大路 、涌进繁华 的 闹市 ，甚至涌
出国 门 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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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　跳 〔小说 〕

刘乐 平

星期天早上 ，吴俊义 醒来
以后 ，坐在床 上发愣 。他忽儿
觉得右眼皮跳了一 下 。他弄不
清楚 ，只是听人说过 ，但他实
在想不起来到底是“左眼跳灾 ，
右眼跳财”呢 ，还是 “右眼跳
灾，左眼跳财”，他觉得不论
怎么读都顺 口 。

眼皮还在跳 。吴俊义心不
在焉地吃着早饭 ，脑子 里始终
萦绕着这个问题——到底是跳
灾还是跳财 ，他想 问 问妻子 ，
又没有问 。他觉着 自 己不明 白
的问题 ，她 当 然也不会懂 ，说
不定 还 会 嘲 笑 他 想 发财 想 疯
了，更何况万一是跳财呢 ，女
人家会把财气冲跑 的 。所 以 ，
吴俊义在妻子面前绝 口 不提这
件事 。

可这个问题不弄清楚 ，他
心里总像有个毛毛虫在爬 。吃
过早饭 ，他拐进公厕小解 ，正
好同 院干个体的刘大虎也在 。
吴俊义用 漫不经心的 口 吻 说 ：

“ 你说邪不邪！”故意又停了
停，“我这右眼皮一个劲地跳 ，
他妈 的！”

“ 呀！”刘大虎惊叫 了 一
下，　“义哥 ，这是财星 高 照 ，
你好运气 ，发了财可别忘 了请
咱哥们喝一盅啊！”

“ 胡扯个啥！”吴俊义打
断他的 话 ，　“我咋 听别 人说是
跳灾呢？”说罢 向厕所外面走

去。刘大虎还在 里面说 ：　“没
错，是跳财 ，信不信 由 你 ，可
别跑了财运。”

吴俊义心情舒畅起来 ，他
觉得刘大虎 的话很入耳 ，看样
子是跳财 。可这财该在哪发呢 ？
当然不会在家 里了 。对 ，上街
去！他 当 机立断 ，取出 自 行车 ，

出了小巷 。
星期天的大街上人和车都

显得特别 多 ，一 向空荡荡的大
街骤然变得有 些狭窄 。吴 俊义
随着人流骑着车 ，眼皮又是一
跳，他开始想 自 己 该怎么发财
了——也许就在这马路上他会
捡到一只装满人民 币 的皮包 ，
报纸上不是常登有这样消息 ，
有人捡了装有 巨款的皮包如数

奉还失主 的吗？这种事别人能
遇上我吴俊义为什么不会呢 ？
他不 由 的眼睛 “扫描 ”着地面 ，
不放过任何东西 ，哪怕是张小
纸片 。可那装满人民币 的皮包
始终没有 出现 。

吴俊义有些失望 。也许眼
跳并没有什么特别 的意义 ，正
像车 间新分来 的大学生小杨所
说的 ，只是一种生理现象 ；而
刘大虎的话现在想来更没了兴
趣，这家伙本来就懂得不多 ，
又爱开玩笑 ，说 话从来有 口 无
心，他的话怎能信呢？吴俊义
先前狂热的心情开始慢慢平静
下来 。正在这时 ，右眼皮又清

清楚楚地连着跳了 两下 ，他的
心不 由 一动 ，挺不甘心地慢下
车子 ，突然 ，看到马路对面一
家商 店 的 门 前 悬 着 一 行 鲜红
的大 字 “挡 不 住 的 诱 惑 ，祝

君中 奖”，是 摸 奖 的 ！他 逐
渐冷 却 的 心 又 热 了 起 来 。原
来是 这 儿 呀 ！看 样 子 当 然 是
跳财 了 ，不 然 为 什 么 我 刚 走
到这 眼 皮 又 连 跳 两 下 ，这 不
是好兆头么 ？

吴俊义把 自 行车从川流不
息的车缝里推过马路 。那里早
围了一大堆人 ，他的心突突地
跳个不停 ，挤到了人堆 的最前
面。从身上摸 出两元钱 ，递给
坐在桌子后面 的一个女人 ，在
桌上那堆奖券 里 试图找 出 一张
来，他的手有些发抖 ，身上所
有的血液似乎都在往头上涌 ，
脸上微微 冒 出汗来 。最后 ，终
于摸 出一张 ，他先看了看头奖
的号码 ，在撕开 号码之前 ，向
左右身后看了看 ，见 一个留着
胡子 的年青人正眼 巴 巴 地看着
他，就向一边移了几步 ，在衣
服上擦了擦手心上 的汗 ，极小
心地撕开 了 号码 。

不是头奖 ！再看看 ，也不
是二奖 ，再往下……吴俊义失
望地把奖券 丢在了桌 上 。桌后
面的女人看了看 号码 ，满脸堆
笑地告诉他 ，他 中 了一块香皂 。
也许运气还没到 。他又从身上
摸出钱来 ，带着极大的希望一
次又一次地买奖券 。最后 ，吴
俊义托着五块香皂 ，兴高彩烈
地回 去 了 。

回家的路上 ，他想 ：总算
应验了 。五块香皂 。虽说他为
此用36元钱买了十八张彩票 。

（ 请 作 者告知地址 ）向雷 锋 同 志 学 习

乐于 奉 献

秦大　康 夫　刻

同名 记 趣 〔 散　文　〕

· 李 大 斌 ·

过去在 《文汇报 》
上读到一 则 消 息 ，说是
公安 战 士深夜在旅馆抓
逃犯 ，竟有68个 同 名 的
李小红 ，弄得我们人民
卫士好不 费神 。不期然
近几年 同 名 的悲 喜趣事也在我身 上 频频发生 ，时不时 陷我
于尴尬 、喷饭抑或需要深长思索 的境地 。

儿子 李小虎 已 上 了 两个学前班 。在升小学一年级时又
被列在 罚 掉 名 单 之 中 （真正 录 取 的 名 单 在班 主任 的提包
内，罚掉 者都 要公布 于墙）。一见名 单 ，我大脑马上轰然
而响 ，冷汗顺脊而流 ：还能 让 儿子再上 第三个学前班吗 ？
在准备为 儿子 寻找 另 一所学校之前 ，厚着 脸皮找到教导主
任求情几近跪下 叩头 。主任脸板得极平：“无奈 ，依成绩

取舍。”再求情 ，主任 回 答：“研
究研 究 再 定。”回 家 我 吼着 嚷着
儿子 不 争 气 。与 妻 子 商 量 ，终无
良策 ，一 夜 急 白 头 发 千 根 （我 的
早生华发 ，这是 一 次重要经历）。
第二 天 找 孩 子 的 班 主 任 准 备再求
情时 ，却 说 ：罚 掉 的 是 五 班 的 李
小虎 ，非 你 儿 子 李 小 虎 。一 听 ，
妻与 我均 瘫 坐 在 地 ，相 视 无 言 。
怪儿子 同 名 ？怪 自 己不作调查 ？

一日 ，收 稿 费一 笔 ，与 我姓
我名 我字 同 笔 同 划 同 形 。看 汇 款
单附 言 ，我并 未在 哪报 哪 日 上发
表什 么 作 品 ，知 是 编辑 部把 外地
的与 我 同 名 的 一位 作 者 的 劳作算
在了 我 的 名 下 。我 不敢掠美 ，更
不敢吞财 ，赶 紧 退 回 。编辑部为
此发 表 小文 ，把我 着 实赞扬 了 一
番。其 实我 的 心 理 活 动是 ：倘那
作者 找 到 编 辑 部 一 揭露 ，我还 有
品质 问 题 之 嫌 呢 ，遑 论 日 后 发稿
了。

在粮 食 没 有 调 价 之 前 的 某 年
某日 ，一 位 来 客 交 给 我 一条塑料
口袋 ，说是省城某领导要我速购50
斤大米 奉 上 。愕 然 的 我怔住 了 ：
我怎 么 这 样 没福气 认 识 省城 的这
位领 导 呀 。来 客 说 是 他们 的 主任
让他 来 的 ，主 任 未 及 细 告 ，他也
未及 详 问 ，就奔 我 来 了 。我们猜
测是 为 大领 导 献殷 勤 的 某主任把
在粮 食 系 统任职 的 我 的 同 名 当 成
我了 。后来证实 ，确系 如此 。

我小学 时 的 一 位 恩师 讲 ，一
度时 间 他很是 沾 沾 自 喜 。某 乡 的
党委 书 记和我 同 名 ，他 以 那就是
他的 学生我 了 。于 是他对学生 讲
我小 时 如何 调 皮 ，现在 我如何 出

息了 ，没 有 辜 负 他 的 苦 心教 诲 ，
意在 把我作 为一 个例 子 ，鼓励学
生上 进 。后 来见 面 ，我说 那 可 能
是同 名 。老师很 为 我怎 么 不是 乡
党书 记 遗 憾 了 一 会 ，我也很为我
没有 混 上 一 官 半 职 自 己 把 自 己 熊
了一阵 。

一日 ，原不 怎 么 来 往 且 相 逢
总作傲视 状 的 同 学 见 我 ，竟 早 早
跳下 自 行 车 ，笑容 可 掬但 语 焉 不
详地直 说 我 混得 好 ，要 恭贺 我 ，
要我 请 客 。我莫 名 其 妙 。从他 的
言语 中 ，我终 于 明 白 了 ，他 看 到
了某级 下 发 的 任 命文件 ，以 为我
到某 局 就任 副局 长 去 了 。我说那
是同 名 。同 学 听 说 是 同 名 ，笑 容
顿敛 ，仍作不屑状骑车唿地而去 。

某天 ，报 上 登 出 了 一 家银行
超几亿元 的 恭 禧 名 单 ，其 中 又 有
和我 同 名 的 一 位 局 长 赫 然 见 诸 报
端。我 的 一 位 朋 友 挂 电 话 给 我夫
人，指 责 我为什 么 提 拔 了 ，有权
了，不 告 诉他 一 声 ，也不 让他们
喝一 盅 高 升 酒 。妻 正 欲解 释 ，嘭
的一声 ，电 话挂断 。

又一 日 ，我 夫 人 接 到 电 话 ，
我原行供职 的 单 位 几个 同 事 在 打
赌，有 的 说 报 上 的 局 长就是我 ，
有的 说依我 的性格绝然爬不上去 。
两派 各 执 一 端 ，于 是 请 我夫 人 仲
裁，是 了 ，说 不 是 的 一 方掏 钱 请
客；不 是 了 ，说 是 的 一 方 花 人 民
币犒 劳 大 家 。我 夫 人 回 答 ：那是
同名 。妻 子 在 电 话 里 听 到 了 一 方
的欢呼声 。

名字 本 是 符 号 ，可 竟 闹 出 如
此之 多 的 令 人 苦 笑 、令人 欢乐 、
令人 沉 思 的 趣事 ，不 能 不 说 是生
活的 一 种 造化 。有 人 建议我改 名
换字 ，不 然 和 几位 当 官 的 同 名 闹
混了 ，让 人难 辨 是 我借 了 他们 的
官威 ，还 是他们借 了 我 的文 名 。
我想 这 名 字 是 父 母所起 ，自 有 父
母的 寄托 ，不好 随便 变动 ，只 是
在写文 章 的 时候 ，耍 点小聪 明 ，
来个笔名什么 的 。

少女 的 春 天
张　鹏

有一 种 季 节
会使世界 充 满 魅 力
有一 种 季 节
会使生 命 充 满 活 力
投入 大 自 然
踏一 条 欢 快 的 小 路

舒展轻 柔
让小 河 舞起 少 女 的 情 怀
让风儿托起

美妙 的 瞬 间
脚步 踩响
大山 的 回 音

喜洋 洋 周贤 宝　摄


